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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波第一次被观众认识，是因为《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石林和《新上海滩》里的丁力，随后，他出演的一系列角色无

一不是好男人，而这其中最经典的要算《媳妇的美好时代》里的余味。虽然黄海波说余味是他毕业8年以来碰到的最适合自

己的角色，但现在他更愿意聊他正在进行中的几部新戏——哪怕在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里只是个打酱油的“国民党士兵

甲”。日前在接受记者专访时，黄海波首次痛说了自己的“革命家史”，原来黄海波是在唐山大地震的帐篷里出生的。“我妈

那一年特别不容易，挺着个大肚子，我爷爷气管炎，我奶奶也在生病，基本都在地震的一个小棚子里，”提起这些往事，黄海

波言语中闪过一丝伤感，他说“如果时间可以穿越，就穿越到唐山大地震那一天吧，我就特想回到那个时候帮我妈一把。”

在余震中降生

黄海波家是严父慈母的标配家庭。在父亲“监管”工作的

同时，母亲“控制”着黄海波的生活。虽然现在黄海波已经成功

牵手华裔小姐莫小棋，但黄海波还是笑着回忆说当初刚出演

“余味”一角，自己的相亲经历也骤然多了起来。“都是老妈给安

排的。第一次安排时，我简直觉得太可笑了。”他说，“我觉得

吧，我这样的需要相亲吗？但是老妈的话，还是要听。”虽然没

能遇到有缘牵手的人，但是黄海波倒是遇到了不少影迷，“结果

相亲就变成了合影、签名。每次老妈还要嘱咐我，记得留女生

的电话，这是礼貌！”

“余味”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就是黄海波是“经济适用

男”，但他实际上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经济笨蛋男”。在

拍摄《刹马镇》时，影片中他抽的雪茄是自掏腰包花两万买

的，去年，他更是买了辆保时捷奖励

自己。“什么时候都舍得花钱，只要

我有。有就花，但也存。我妈那儿管钱

呢，我有一卡，我的名儿，留得她的电

话。比如我出去买个包，‘啪’一刷，八

千。用不了一分钟，我妈那儿显示，八

千！再比如说这个月，五万没了，问我干

嘛了？您不都知道吗？你花得也太大手大

脚了！”黄海波直言自己对钱没有概念，完

全不懂得理财，经常借钱给别人，大手大脚

请客吃饭。虽然片酬不菲，片约不断，但他却几乎

没攒下什么钱。

2010年，当《唐山大地震》横扫内地影院时，黄海波包下

一个整场，请爸妈、朋友哥们儿还有他们的父母去看这部戏。

当影院里所有的灯光“咔嚓”一声灭掉，人们仿佛回

到了1976年7月28日那个宁静的夜晚。“那时，我妈已有

六个月身孕，身为军医的丈夫却在接到一个秘密任务后

突然‘人间蒸发’，留给她的只剩肚子里未出世的孩子，和

两个身患重病的老人。”黄海波说，从电影里地面刚开始

震动的那一刻，黄妈妈便止不住老泪纵横，一直到电影结

束也久久不能平息。“显然那23秒的痛苦比这部电影还

要漫长，很难想象一个即将临盆的孕妇是怎样将两位老

人安全救出的。但比这部电影更漫长、更磨人的，是震后

内心深处留下的伤痕。这道伤痕，我妈用了三十多年也

没能抹平一丝。”

在震后4个月之后，黄海波在临时居住的帐篷里降生

了。频发的余震，让那早已半塌的房子越发得岌岌可

危。但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临时居所里，黄海波度过了他

人生最初的两个月。黄海波说自己半岁的时候，“神秘失

踪”的爸爸回来了，他见到安然无恙的父母妻子，见到那

个恐惧地眨着眼睛、仿佛见到陌生人般奋力扭头躲闪的

儿子，则是久久无言。

心目中最英武的“老爹”

一辈子泼凉水

被母亲“控制”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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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黄海波渐渐步入正轨，黄爸爸也越来越关注儿

子的演艺事业，而父亲的态度对黄海波而言则是种鞭策，

令他时刻保持清醒、低调。黄海波告诉记者，“他曾说过

‘儿子，在你逆境的时候，我永远是那个鼓励你给你打气

的人，在你顺境的时候，我永远是给你泼凉水的，儿子，当

爹的希望一辈子给你泼凉水，到哪一天，我再也泼不动的

时候。’他会帮我看剧本、分析角色，在他看来，儿子的工

作担当着青少年灵魂建设的任务，一个演员表演的价值

取向完全有可能对他们的价值观造成影响，他坚决反对

我拍一些违反真善美的片子，并且不断给我泼冷水。”

在黄海波走红之后，他忽然发现别人对他的态度不

同了。以前觉得有戏他挺想演

的，别人不让他演；现在他觉得这

个戏不适合他，别人却偏偏觉得

他适合，非让他演。“然后呢，会有人打电话说，找你演

戏，我说我没有时间，人会说，哎哟，牌儿大了？其实我

听这种话，说句实在话，我特别受不了。我觉得我本没

有变，是你们觉得我怎么样了。可能就是一个人性的问

题。突然觉得够不着他了，他就会这样。但是对自己来

说，如果具体我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我声音不那么

高，尽量多听人家说，少去发表意见，最大限度的去尊重

别人。”

在以后的日子里，黄爸爸“神秘失踪”的那段时光逐

渐明了。“那时作为军医的他接到上级指示前往新疆参与

原子弹试验。那是一个封闭、与世隔绝的环境，当他第一

次得知东部渤海湾遭受震颤，得知唐山一带几乎化为乌

有，内心应该也如同遭遇了八级地震一般。”不过正是因为

无暇照顾妻儿与无法共患难的自责，使得黄爸爸成为了他

心目中最为英武的男子汉。“我觉得生活中硬汉就应该像

我爹这样。”黄海波在提到黄爸爸时，常常会用“我爹”来代

替“我爸”，既崇拜又自豪。

起初，黄海波曾想子承父业也成为一名军人，但心思

活跃的他没有耐性将这个理想实现，后来只能在荧屏上过

把瘾了。1989年，将兴趣转向表演的黄海波接演了有生以

来第一部电影《少年战俘》。“在当时，14岁的孩子演电影非

但享受不到童星的待遇，反而有不务正业的嫌

疑，为此，我爹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黄海波说当时很多邻居批评他说，

“‘你们怎么这样教育孩子，这么放

任自留’，当等我考上电影学院，上

路了。所有的态度就变了，就说黄医生、黄大

夫教育孩子有一套，他就倒过来了，到了现在

那就更是了。觉得这个决定是对的，是英明

的。”黄海波不无自豪地说。


